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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

———以大理白族为例

张海超
＊

摘 要: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

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

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 “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

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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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妥善处理境内诸多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中

国历代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虽然没能彻

底解决族群争端，但数千年来处理族群问题积累

的丰富经验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与其他伟

大文明相比，古代中国解决族群问题的方式即使

不是最好的，肯定也是最好的之一。虽然不敢轻

言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古老智慧潜藏着拯救这个深

受民族主义之害的世界的特效药，但善择善用先

哲遗泽无疑也是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应该注意的问

题。本文以白族为例，分析明清时期 “民族政

策”的实施对大理白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所

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古代中国族群关系与民族

融合的一般过程进行初步讨论。

一、僰人、白人与民家:

“他者”身份的逐渐退却

僰人是一个很早就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古老

族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的学者们都习惯

用僰人一词来称呼生活在大理地区的某一部分人

群。明清之后，改土归流和大量驻军的进入深刻

地影响到当地文化的走向，白人与民家先后成为

官方文献对白族先民更常使用的称谓，与此同

时，他们也逐渐被视为 “遵纪守法”的民众典

范，这与同处云贵区域但让明清政府焦头烂额的

群体比如倮倮、苗傜等有很大区别。本文并非要

对大理白族的历史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而是试

图讨论在众多的历史文本中，不同的作者如何看

待从僰人到民家的古代大理白族的 “他者”身

份转化，这其中显然隐藏着一条身份变迁的伏

线。

或许出于对文献的尊重，古代的学者们很少

考虑在漫长的历史中少数族裔人群究竟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一直被沿用的称谓可能会被用在不同

地区的不同人群身上，甚至是同一时期， “僰”

都可能被用来指代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集

团。对此，古代知识界未尝没有反思，而显然更

加了解本地情况的地方学者正是其中的主力，他

们很早便提出自己的质疑。 《天启滇志》指出

“然夷繁有徙，檃括未尽，又古今变殊，有名实

剌谬，未免牵合附会者”，① 其附录的 《种人》

条将白人从僰人中分出来，认为它们是 “古白

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一类，实不相

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不甚

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

庶几一变至道者矣”。② “白”有时被认为是

“僰”的异写，蒙古攻灭大理国后派驻云南的官

员李京就特别论证了 “白人之为僰人，明矣”。

但《天启滇志》的作者显然并不同意元人的观

点，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对僰夷进行描述，并将

其分布于不同地区支系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这样

做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对 “白人”与 “僰夷”

进行区分。明成化前后，川南一带的 “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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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大规模的征讨，这也让云南本土的知识分子

更加倾向于将白人与这个本来就没有多少联系的

族群划清界限。大理本地著名学者李元阳便将这

个称谓推给生活于更遥远区域的 “僰夷”———
今天傣族的先民，这一观点显然也影响到后来很

多志书作者的看法，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新

的记录传统。
与僰人这个古老称谓相比，“民家”出现较

晚，大概乾隆年间前后才出现在志书中。明代大

规模的屯军移民使大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着

军民分立的二元社会，彼此生活的区域被隔离，

其间严格的界限不容打破，甚至在参加科举考试

时首先都要明确自己的户籍归属。除了与 “军

家”相对外，“民家”一词其实也是有意与周围

的少数民族进行切割，在洱海盆地的边缘其实还

生活着如今被划为彝族的若干族群，洱源县西山

等地现在属于白族的人们以前也不被认为属于

“民家”，大理盆地的白族肯定不愿与之混同，

在某种程度上说，民家这一称谓实际也是在否认

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尽管可能需要缴纳更多赋

税，大理白族显然更倾向认同自己是 “民”而

并非“夷人”，民家称谓的背后显然还有这一层

意思。
一般说来，生活在洱海两岸的民家人十分热

衷接受“正统文化”的教育，逐渐接受儒家提

倡的各种生活规范，考取功名的人数在省内长期

领先，地方风俗也以 “忠孝节义”为尚，这部

分人是很容易被外来的汉人引为同类的。很多研

究者注意到，方志记载的白人分布区域在朝偏僻

的山林中退却，于是便认定这是政府将其驱赶到

偏远地区。考虑到今天白族的分布情况，这种记

载更有可能是靠近城市的居民被逐渐纳入 “民”
的群体中，不再被知识分子视为野蛮人群而已。
官方统 计 是 把 他 们 当 做 “民”还 是 归 入 带 有

“他者”意味的“种人”一类，确有仔细斟酌的

必要。

二、大理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及方向

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人们总是希望把它描

绘得古老而且血统纯粹，尽管这可能是和历史真

实相悖离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外来移民落

籍丰饶秀丽的大理的情况都在不断发生着。目前

看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已认识到，就像不存

在纯正汉人一样，并不存在纯粹的白人，但承认

白族血统上具有多元来源并未将问题彻底解决，

在叙述当前的某种文化现象时，学者们往往习惯

性地回到史前的西北地区去寻找根源。这种解释

背后实际上仍以传统的氐羌论为底子。如今历史

学界对明清两代大理的人口构成其实已经有了两

个共识: 一方面认为外来汉族移民的数量巨大，

古代文献和现在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汉族人口的数

量可能已超过原住民，而且大家都同意移民带来

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

移民最终成为被融合的对象，外来人口大多成为

白族。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

费孝通先生便专门举了白族的例子，“迁居于大

理洱海地区的汉人也都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① 在大量人口混居的情况下，民族融合或

者说文化涵化的发生也是必然的，关键是我们怎

样判断新生成的文化是朝当地人的方向发生的，

而不是相反? 本地人向外来的汉文化靠拢的现象

肯定也同时存在，在一定的情况下，后者也有可

能成为主流的趋势。即使认为外来的汉移民融入

当地人中，这个新形成的群体注定也会部分改变

甚至放弃很多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融合的结

果，是他们的后代组成了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个

群体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明白，很多的论述实

际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做出的，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移民和原住民确实有融为一体的趋势，不过人

类学研究证明 “涵化过程的取向是受相互交往

的群体的性质和规模制约的”。② 检索明清时期

的云南古籍，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明

代尚记载有僰人分布的地区，如今晋宁、寻甸等

地，清代之后有关他们的记录便逐渐消失不见

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留下了他们遵从汉人习俗

并逐渐失去自己语言的线索。就后来的观察者看

来，他们的风俗与当地汉人是如此接近，根本没

有另外列为一类的必要，作为单独族群在文献中

销匿也是必然的。就僰人居住的中心地大理而

言，各类文献也是众口一词，都认为僰人由于受

汉族人习惯的熏染，已经和汉族人十分接近了。
杜赞奇早就提醒我们 “地域性的现代民族和线

性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面对同样的史

实，当代学者的论述和古代学者的观察存在很大

的矛盾，而我们似乎首先应该相信古人更加接近

他们的时代，对当时的情况也最为了解。大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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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原住民确实在当代获得了独立的白族身份，

但今天的学者们必须警惕自己对历史变迁方向的

判断是否受到了现实情况的影响。
对于古代社会的组织和结构，我们似乎不能

凭借人类学家仿佛超然的立场来臆断。有学者敏

锐地发现，越到后来地方志中对白人居住区域的

记载越少，“白人在康熙年间与汉人杂居，到了

清末就被说成地处偏僻山区了”，① 但这可能仅

仅是人们心目中的族群边界发生变动所致，同样

还是那群人的后裔，如果已被视为汉人，自然无

需特别记载，就如台湾的平埔族曾消失在汉人中

一样。费孝通等学者曾论证过，因为周围族裔被

不断地吸纳进来，汉族人口得以不断扩大，类似

过程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始终都未停止。如果将滚

雪球般扩大的不只看作是汉族，而是依附这套文

明传统的人群，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明

代的大理和平地推行了流官治理，白族的先民开

始被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

参加科举考试，个人与家庭努力争取最有利的地

位，而整个群体嵌合到国家统一结构中的程度也

就越来越深，此种情形继续发展，直到民国时

代，中国早期杰出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直接将

喜洲镇描述为汉人社区的典型。实际上，将大理

坝子的居民理解为汉人，许烺光先生绝对不是最

早的，晚清的杜文秀起义对大理的经济文化造成

了沉重打击，但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记载中白族

几乎都是缺位的，当时的作者们实际上都认为除

了回族之外，当地只有一种居民。不言而喻，他

们都是汉人。需要特别指明的是，白族在正式成

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之前，大理当地的文书档案上

都是直接填注汉族的。

三、古代中国族群关系的特殊性

中国的情形显然和世界其他地区很不同，相

对宽容的环境准许民族身份和认同发生改变。应

该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文献关于大理

白族的身份都维持着汉与非汉两可间的状态。这

种暧昧不明和 “归属的不确定”之所以在某个

时段能够存在，是因为当时学者们更看重的是当

地人是否按照儒家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行事。我

们并不否认古代中国对少数民族歧视的存在，但

相对于印度、日本和欧洲，传统中国社会仍然算

是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结构，而我们也有必要将

大理白族的认同变化视为一个调整与再定位的过

程。
僰人始终是个边缘性的群体，经过漫长的时

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地转变为 “民”的僰人，

民家成为清代之后对他们的新称谓。虽然不时有

渊博的学者指出其 “异质性”的存在，但他们

无法否认这个族群追求 “文明”的努力以及数

百年来当地社会的深刻变化。总的趋势是明清之

后大理的社会与文化确实在朝着帝国认可的方向

迅速发展，尤其是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和科举出

仕的追究，使大理和汉人的地方社会在结构上不

存在任何本质性的区别，学者们都承认他们的生

活与中原的文明人群趋于一致。当然，即使数量

和区域都呈缩小之势，仍有一部分人被认为是在

“民”的范畴之外的，此外，古代文献的存在始

终暗示他们血统不够纯洁。按照汉文化的传统，

大理白族人民需要不断证明自己出身清楚，这应

该是康熙之后大理地区大量制作家谱并宣称祖先

来自“南京”的推动力之一。②

总之，大理地区居民身上的 “他者”身份

在不断退减，而且有无限接近汉人的趋势。前辈

的研究早就证明，在白族主要聚居的洱海区，

“大量汉族人口迁来以后，汉族经济文化与原著

各族相互影响，以致不能分别，于是族别也起了

改变”，③ 于是大理白族人的家谱和口头传说都

会强调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和江南，这种说法可

能是从那些驻军家庭的后裔中产生并最终广泛流

传的。家谱的制作产生了一种以姓氏为单位的继

嗣群认同，原来的同一群体因为异姓问题反而出

现一种互相区别的张力，族群认同难免会逐渐消

解。另一方面，家谱总体上又倾向于让人们相信

自己跟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原

来的地方大姓如段、董等家族的家谱中都与华夏

的英雄祖先攀上了关系，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对汉

族身份的渴望。
因为很早就有了清晰的夷夏之辨，很多西方

学者喜欢用种族沙文主义来定义古代中国的民族

分类方式。早期学者的研究显然忽视了这个国家

很早就倾向于将所有的人群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架

构中的传统。“征服”与“反抗”的解释范式用

于中世纪的欧洲或许可行，但将其投射于中国古

代的族群政治显然不够妥当。相对于文艺复兴后

西欧人群间的界限分明，传统中国社会是开放式

的，基本不存在那种所谓 “冻结的社会位阶”，

边缘人群仍有很多被纳入中心的机会。如今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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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在朝多

元族群社会迈进，但古代中国并非以此为追求，

而是希望用一套共享的文化体系，为所有人提供

文明的范例。中国古代确实有根深蒂固的 “民”
与“化外之民”的区别，但在对少数族裔进行

记录和描述的时候，往往会将同一族群细分为

“生”和“熟”两部分。“生番”、“生苗”社会

哪怕不久之前还被描述为 “与禽兽无异”，但可

能在仅仅数十年后便会朝 “熟”转化，而原来

与汉人接触很多的 “熟番”最终会在记录中消

失，成为化内的人群，这个过程在边疆少数民族

区域从未停止过。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时

代，列宁、斯大林的有关学说在中国影响深远，

尤其是后者关于民族的定义，更是我国民族识别

工作重要的参考标准。近年来受西欧和美国学术

的影响，族群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人类学界

持久不衰，国内学界基本接受了西方的有关学

说，并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各地人群的研究中。需

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

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西方的族群理论未必可

以合适地套在中国民族的身上。无论如何，民族

都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组建此

类“想象的共同体”，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外部条

件，比如媒体的宣传、可以凝结人群的符号等

等，在前现代社会这些条件都不可能具备。现在

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具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

但古代生活在中国边疆的族群不可能都具有明确

的民族归属意识。同理，族群认同也并非中国固

有的概念，无论是 “原生情感”还是 “现代建

构”，都无法全面地反映古代中国的事实。应该

承认，当下中国的人类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

些从西方引进的观念和术语上，而这套知识体系

中能真正贴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并不多。中国的民

族研究曾经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视野，遗憾的

是，如今它们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广受关注。只

要我们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加诸其上，也许就

能发现，那些看来已过时的话题比如民族融合等

也有其特殊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海外汉学家们

的态度似乎可资参考: 应该 “从中国而不是从

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

( 即中国的) 而不是外部的 ( 即西方的) 准绳来

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①

四、总结与反思

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认同都不会成为

严重的问题，一个享有完全权力同时也承担各种

义务的民众从来不用为个体的身份焦虑。分析各

处方志的记录便可以发现，传统社会实际上发展

出一种容忍和承认文化差异的格局，人们将其解

释为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造成不同地区的

人民勤奋、正直亦或悭吝、好争讼等特点，但这

并不妨碍把大家整合入更大范围的统一中。在帝

国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社会也在缓慢但持续地

变化着，国家鼓励定居和农耕的生产方式、编户

齐民的税收政策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书院、科举

这些文化制度上的举措，使很多少数民族发生了

文明观念和身份认同的巨大变化。从上层精英逐

渐波及普通民众，新的社会秩序沿着特定的方向

被逐步建立起来，从传世的文献记录上，我们也

能看到每一步改变的发生。很多对于中国边缘族

群的研究都能表明，在 “历史演变过程中，人

群 社 区 对 地 域 范 围 和 身 份 认 同 的 诠 释 也 在 改

变”，② 长此以往，身份的阻隔会被逐步突破，

原来少数民族的后裔最终也会融入汉人群体。
作为“现代知识”的发源地，欧洲文化在

民族国家兴起后普遍发展出一种对身份的关注，

人们努力寻找个体进而延伸到群体存在的意义，

人群间的差异和边界被不断强调甚至建构出来，

所谓“认同危机”也一时难以消除。更重要的

是，这种思潮深深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

学科后来的发展。在采用欧美的学说作为分析工

具时，我们似乎首先应该考虑到问题的普世性，

西方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内容，在其他地区是不是

也以同样的样态和程度存在着? 很多对前现代社

会进行研究的民族志材料都证明，当地文化并不

一定特别热衷追问个体存在的意义。路易·杜蒙

在印度开展的著名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利用东方

的个案挑战欧洲奉为圭臬的个体主义至上的传统

认识论基础。同理，欧洲式的认同焦虑不能直接

推及古代中国，大理地区的案例更是证明白人与

汉人之间的族群界限是可以被跨越的，今天的研

究者对古代的 “异族身份”太过执著也是不恰

当的。

( 责任编辑 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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